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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斯拉夫诸语言( Запад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) 是斯拉夫

诸语言的一个语支，包括捷克语、斯洛伐克语、塞尔维亚卢日

支语( 有两种标准语形式: 上卢日支语和下卢日支语)、波兰

语( 和卡舒布语) ，还包括已消亡的拉贝河沿岸语，分布于捷

克、斯洛伐克、波兰和德国( 塞尔维亚卢日支语分布于萨克

森和勃兰登堡的上、下卢日支地区) 。部分使用西斯拉夫

诸语言的人口分布在与上述各国毗邻的国家和其他欧洲

国家( 俄罗斯、南斯拉夫、法国) ，美洲国家( 美国、加拿大、
阿根廷) 和澳大利亚。使用人口总数超过 6000 万。

西斯拉夫诸语言从 10 世纪开始在西斯拉夫各部族

方言的基础上形成。西斯拉夫人生活在东起维斯瓦河流

域、西达易北河( 拉贝河) ，北起波罗的海、南至多瑙河流

域的广阔区域。这些方言与东斯拉夫、南斯拉夫诸方言的

不同之处是它们具有一系列可上溯至原始斯拉夫语时期

的特征: 1) 保留辅音组 tl，dl，它们与其他方言中的 l 相对

应，如: 波兰语 plót，szydo，上卢日支语 plet，ídlo，捷克语

pletl，ídlo，斯洛伐克语 plietol，idlo ( 俄语 плел‘编织’，

шило‘锥子’) ; 2) 在所谓第二和第三颚化位置上出现辅

音  ＜ ch，对应于其他方言的 s，如: 波兰语 szary，wszak，上

卢日支语 ěry，wak，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 er，vak( 俄语

серый‘灰色的’，всякий‘任何’) ; 3 ) 在第二和第三颚化

位置上保留辅音组 kv，gv( hv) ，它们与其他方言中的 cv，

zv( dzv) 对应，如: 波兰语 kwiat，gwiazda，上卢日支语 kwět，
hwězda，捷克语 květ，hvězda，斯洛伐克语 kvet，hviezda ( 俄

语 цвет‘颜色’，звезда‘星星’) ; 4 ) 在原始斯拉夫语前元

音前的辅音组* tj，* kt 位置上出现咝音 c，在* dj 的位置上

出现 dz( 或 z) ，它们与其他方言的唏音或另外一些语音变

体对应，如: 波兰语 ＇swieca，noc，miedza，上卢日支语 swěca，

nóc，mjeza，捷 克 语 svíce，noc，meze，斯 洛 伐 克 语 svieca，

noc，medza( 试比较俄语 свеча‘蜡烛’，ночь‘夜晚’，межа
‘地界’) ; 5) 原始斯拉夫语词素接口处的音组“唇辅音 +

j”位置上，唇辅音后没有 l( 波兰卡舒布地区情况尤其如

此) ，如: 波兰语 ziemia，kupiony ( 但波兰语的 kropla‘一

滴’和卡舒布方言 Korablewo 之类地名例外) ，上卢日支语

zemja，kupjeny，捷 克 语 země，koupen，斯 洛 伐 克 语 zem，

kúpeny( 俄语 земля‘土地’，купленный‘买来的’) ; 6) 在

原始斯拉夫语新锐重音位置上保留长元音或( 非普遍地)

延长短元音，如: 捷克语 král，ku。ň，斯洛伐克语 král'，kň，

波兰语 król，上卢日支语带有长元音 ó( 由 ō 转化而来) 的

kóń( 俄语 король‘国王’，конь‘马’) 。根据原始斯拉夫

语时期或原始斯拉夫语解体后不久形成的一些特点，西

斯拉夫诸语言内部可区分出列克提克次语支 ( 东列克提

克波兰语、西列克提克卡舒布语及拉贝河沿岸语) 和与之

构成对立关系的塞尔维亚卢日支语，或约定性划分出来

的不包括卢日支语的捷克―斯洛伐克次语支: 1 ) 原始斯

拉夫语* tort，* tert，* tolt，* telt 类型的音组，在捷克―斯洛

伐克次语支中演变成与南斯拉夫语相同的 trat，trět，tlat，
tlět( 试比较: 捷克语 vrata，zlato，brěh，mlít，斯洛伐克语 vra-
ta，zlato，breh，mliet') ，而在其他西斯拉夫语中演变成 trot
( 在卡舒布语和拉贝河沿岸语中分别为 tart，tort ) ，tret，
tlot，tlet( 卡舒布语和拉贝河沿岸语为 tlot) ［试比较: 波兰

语 wrota 和卡舒布语 warta，波兰语的 zoto，brzeg，mle ＇c 和

卡舒布语的 moc，上卢日支语的 wrota，zoto，brjóh( e 一方

面在硬辅音前演变为 o，另一方面在新闭音节中延长) ，

mlě ＇c( e 在新锐音节中延长为 ě) ( 俄语对应词为 ворота
‘大门’，золото‘黄金’，берег‘岸边’，молоть‘磨碎’) ;

2) 原始斯拉夫语中的* ě( ) 在捷克―斯洛伐克次语支和

塞尔维亚卢日支语中演变为 ě，在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

短音节中变为 e，长音节中变为二合元音 ie，而后变为捷

克语的长元音 í( 试比较: 上卢日支语 d ＇zěli ＇c［̌'ei lič］) ，捷

克语 dělit［d'elit］，díl，斯洛伐克语 delit'，diel) ，在列克提克

次语支中演变为低元音 ，硬前舌辅音前变成 a，其他情况

01

2016 年第 4 期

总第 191 期

外语学刊

FOＲEIGN LANGUAGE ＲESEAＲCH
2016，No． 4

Serial No． 191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俄罗斯《语言学大百科词典》翻译工程”( 11＆ZD131) 的阶段性成果。



下变成 e( 试比较 dzieli ＇c，dzia) ; 俄语对应词为 делить‘分

割’; 3) 原始斯拉夫语的* ，* 在捷克―斯洛伐克次语支

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中演变成 u 和  以及后来的各种各

样变体( 试比较: 斯洛伐克语 ruka，mso，t'ak，viac，捷克

语 ruka，maso，těk，více，上卢日支语 ruka，mjaso，＇ceki，
wjace，下卢日支语的 měso［m'eiso］等) ，而在列克提克次

语支中，鼻元音以变体形式存在下来［试比较波兰语 rka
( 但 rczka) ，ciz． ki( 但 ciz． a) ，wicej，卡舒布语 wicy( j) ，

其中非硬前舌音前的 i 由 i ＜ 而来］; 俄语对应词为 рука
‘手臂’，мясо‘肉’，тяжкий‘重的’，俄罗斯教堂斯拉夫语

вяще．  ＞ 'a，e ＞ 'o， ＞ ' 等的演变以及硬前舌辅音前
ь r ＞ ъr 和ь l ＞ ъ l 的演变，在列克提克次语支的各语言中表

现不尽相同，这被称之为列克提克语的元音变化( 后两种

演变也是塞尔维亚卢日支语的特点) : 试比较波兰语 mar-
wy，wena，上 卢 日 支 语 mor ( t ) wy，wona，下 卢 日 支 语

humary，wama( 俄语对应词为 мертвый‘死的’，方言词

волна‘兽毛’) 。在捷克―斯洛伐克次语支中，含有许多

所谓的南斯拉夫语词的斯洛伐克中部诸方言 ( 有时包括

标准语在一起) 情况特殊: 斯洛伐克方言词 ilo‘锥子’失

去音组 dl; 在第二颚化位置上的 ch 演变为 s，如 strecha
‘屋顶’/ 单数处所格 na strese; 斯洛伐克标准语 mních‘修

道士’/ 复 数 称 名 格 mnísi ( 试 比 较 捷 克 语 na střee，

mnii) ，rást，laket' 包含源自原始斯拉夫语* ort-，* olt-的音

组 rat-，lat-，这在其他西斯拉夫语中 ( 就像东斯拉夫语那

样) 是 rot-，lot-( 试比较捷克语 r ust，loket，其中的 u 来自 ō，

波兰语 wzrost，okie ＇c，俄语 рост‘生长’，локть‘臂肘’) 。
在通行捷克语的地区，各种捷克方言因一系列古老语言现

象而有别于摩拉维亚语( 和其他西斯拉夫语) ，但有时候却

与上卢日支语相同，试比较捷克语中古锐重音位置上的长

元音化结果 kravá 和上卢日支语 kruwa( u ＜ o) ，与此相反，

摩拉维亚语和斯洛伐克语 krava，下卢日支语和波兰语

krowa( 俄语对应词为 корова‘母牛’) 具有短音性质。
西斯拉夫诸语言的历史上，在发生分化过程的同时也

出现了一些共同化过程，这些变化时常不很均衡，有时涉

及整个语支，有时只是语支某个局部的特点。在语音学和

重音学方面: 1) 原始斯拉夫语的多音调自由重音被动态重

音所取代( 除拉贝河沿岸语和北卡舒布诸方言外) ，固定在

词或节律语段的第一音节上( 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分布的

大部分区域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、南卡舒布语和一些南波

兰语方言中) 或倒数第二音节上( 波兰语分布的大部分地

区、北摩拉维亚捷克语和东斯洛伐克语方言中) ; 2) 由于元

音间 j 消失造成的元音紧缩［试比较波兰语、上卢日支语和

下卢日支语 pas，捷克和斯洛伐克语 pás( ‘俄语 пояс 腰

带’) ，捷克语 bát se，bázliv，斯洛伐克语 bát'sa，bojazliv，波

兰语 ba ＇csi，boja ＇zliw，上卢日支语 boje ＇c so，下卢 日 支 语

boja ＇s se( ‘俄语 бояться 害怕，боязливый 胆怯的’) ，捷克

语 přítel，斯洛伐克语 priatel'，上卢日支语 pře ＇c el，波兰语

przyjaciel，下卢日支语 p＇s ija ＇s el( ‘俄语 приятель 朋友’) ］;

3) 除中部斯洛伐克、上卢日支和拉贝河沿岸方言外，强弱

化元音 ь 和 ъ 一律演变为 e，试比较捷克语 den，ven，波兰

语 dzień，wen( ‘白天’，‘往外’) ，但斯洛伐克语 deň( 再如

kotol‘锅’，l'an‘亚 麻’) ，von ( 还 有 teraz‘此 刻’，dád
‘雨’) ，上 卢 日 支 语 d ＇z eń ( 再 如 koto，law /俄 语 лев‘狮

子’) ，won( 再如 de ＇c ，deska /俄语 доска‘木板’) ，拉贝河沿

岸语 dan‘白天’，dzd‘雨’; 4) r' 演变为 r / r ( 除拉贝河沿

岸语和斯洛伐克语外) ，这在捷克语、外围波兰语方言和卡

舒布语方言中保留了下来，在波兰语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

中演变为  /; 上卢日支语的这一变化只发生在音组 pr'，
tr'，kr' 中，而在下卢日支语中，除了这些音组，还有带硬辅

音 r 的类似音组( 试比较捷克语 moře，tři，波兰语 morze，trzy
( ‘海’，‘3’) ，上卢日支语 tři［c'i］，来自于 ti‘3’，下卢日支

语 t ＇si‘3’，t ＇sawa‘草’) 。
西斯拉夫诸语言间造成根本差别的原因是，通行捷克

语和斯洛伐克语的大部分区域短元音和长元音的对立( 包

括二合元音) 保留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，而硬 /软辅音的

对立由于一系列颚化过程的消失而受到很大限制。捷克

标准语硬软辅音的区别只体现在 n /n'，t / t' 和 d /d' 上，斯洛

伐克标准语还包括 l / l'，但列克提克次语支和塞尔维亚卢

日支语( 以及北摩拉维亚捷克语方言和东斯洛伐克语方

言) 中则长元音缩短，但硬软辅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却进一

步发展，虽然在这些区域，特别是斯拉夫―日耳曼语接触

十分频繁的区域，颚化消失的过程仍在持续进行( 拉贝河

沿岸语中前元音前的颚化消失，卡舒布方言中 s'，z' 和 t'，d'
位置上的硬咝音，塞尔维亚卢日支等语言中 s'，z' 的硬化)。
也有一些较具体的语音差别，例如，捷克语、斯洛伐克语和上

卢日支语中 g 演变为 h，其他西斯拉夫语中仍保留塞音 g．
西斯拉夫诸语言在形态上具有下列特点: 1 ) 名词和

动词中的双数范畴消失( 塞尔维亚卢日支语除外) ; 2 ) 名

词 变 格 保 留 六 格 系 统，但 各 种 语 言 格 形 式 的 融 合

( синкретизм) 发展状况不同，名词的呼格形式不同程度

地消失; 3) 名词变格类型重新调整，语言不同，语法性属

各异的名词格形式聚合体相互区分的程度也不同，或反

之，语法性属相异的名词格形式聚合体彼此重合的程度

也不同，这尤其体现在复数形式中 ( 试比较捷克语 bříza
‘白桦树 '，dub‘柞 树’: 复 数 属 格 bříz，dub u，复 数 予 格

břízách，dub um，复 数 处 所 格 břízách，dubech 等; 波 兰 语

brzoza，db: brzóz，dbów，brzozom，dbom，brzozach，dbach
等; 上卢 日 支 语 的 brěza，dub: brězow，dubow，brězam，du-
bam，brězach，dubach 等) ; 4 ) 名词在阳性中形成动物性范

畴，而在波兰语( 包括卡舒布语) 、斯洛伐克语和上卢日支

语的复数中( 有时也在双数中) 形成人称范畴，或称阳性

人称范畴，这一范畴扩展到与名词发生一致关系的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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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上( 例如波兰语的 Tam byy dwa nieznane ptaki‘那儿有

两只不知其名的鸟’，但 Tam byli dwaj nieznani Polacy‘那

儿有两个不知其名的波兰人’) ; 5 ) 形容词的短尾 ( 名词

性) 形式不同程度地消失; 6 ) 在源自完成时的、分析性形

式的和保留分析形式残迹的各种过去时形式合而为一的

过程中，动词简单过去时 ( 塞尔维亚卢日支语除外) 形式

消失，过去完成时逐渐被取代( 试比较捷克语 byl jsem，波

兰语 bylem / jam by‘我曾在’) ; 7) 假定式中出现特殊的

过去 时 形 式［如 捷 克 语 byl bych přiel，波 兰 语 bybym
przyszed‘我原本是要来的’的类型］; 8) “助动词‘相当于

俄语的 быть’+ 不定式”这一构成动词未完成体将来时

分析性形式( 塞尔维亚卢日支语可构成动词两种体的将

来时) 固定下来，波兰语还可以用助动词“быть”和以 1 结

尾的实体形动词构成将来时分析性形式［捷克语 budu
psát，波兰语 bd pisa ＇c / pisa‘我要写’，上卢日支语可用

budu napisa ＇c‘我要写( 完成体) ’］; 9) 动词变位类型部分重

新组配，构成一些新的类型，新变位类型的现在时词干以

紧缩元音结尾，词干紧缩元音渗透到该变位类型或范围不

等地渗透到其他变位类型的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形式词

尾-м 中，词尾-м 源自无词干元音充当词干与词尾连接手

段的旧变位法( 试比较波兰语 nios，prosz，pomagam，捷克

语 nesu，prosím，pomáhám，斯 洛 伐 克 语 nesiem，prosím，

pomáham‘我带’、‘我请求’、‘我帮助’) 。
西斯拉夫诸语言的很多语法( 形态和句法) 特点是由

于长期在其通用地域与德语相互影响所造成的，这些特点

有: 1) 名词前高频率使用起源于共同西斯拉夫语的指示代

词 tъnъ，其功能接近于定冠词; 同样常常使用的数量代词

起源于 jedьnъ / jedi( y) nъ，正在朝着不定冠词的方向发展;

2) 表示“……之前”“……之上”等意义的空间前置词具有

双重搭配性，既可与名词宾格搭配，又可与名词处所格搭

配( 用在表示方向和处所的结构中) ; 出现一些带非空间前

置词的特殊( 客体性和副词性) 结构 ［如: 捷克语 čekat na，

斯洛伐克语 čekat' na，波兰语 czeka ＇cna，上卢日支 čaka ＇c na +
宾格‘等某人’( 相当于德语 warten auf + 受格) ; 捷克语 pro-
sit o，斯洛伐克语 prosit' o，波兰语 prosi ＇c o，上卢日支语

prosy ＇c wo + 宾格‘请求做某事’( 相当于德语 bitten um + 受

格) ; 捷克语 před tdnem，斯洛伐克语 pred tdňom，波兰语

przed tygodniem，上卢日支语 před tyd ＇zenjom‘一星期前’( 相

当于德语 voreiner + Woche) 等］; 3) 广泛使用源自-nьje /-
tьje 的词缀构成动名词，经常用在前置词结构中，起不定式

的作用 ［试比较: 捷克语 něco k pití，波兰语 co ＇s do picia‘喝

点什么’( 相当于德语 etwas zu trinken) ］; 4) 产生过去时被

动形动词与辅助动词“иметь”连用的结构，这类结构有时

被赋予新动词形式的地位，具有结果意义，这类结构如捷

克语 mám vyhráno，波兰语 mam wygrane‘我赢了’) ( 相当于

德语 ich habe gewonnen) 等。当然，在西斯拉夫诸语言的词

汇系统中也有大量的日耳曼词。
在西斯拉夫诸语词汇系统中打下烙印的还有其他一

些地域接触: 斯拉夫语言之间的接触( 特别是波兰语和东

斯拉夫诸语言，尤其是与俄语的接触) 、斯拉夫语之外的

地域接触( 如斯洛伐克语与匈牙利语的接触) 。
西斯拉夫语地域中最早的标准( 书面文化) 语是古斯

拉夫语( 地方抄本中的教堂斯拉夫语) ，通用于 9 世纪的

大摩拉维亚，到 11 世纪末叶仍在捷克使用。在西斯拉夫

全境，与古斯拉夫语同时及稍后使用的是拉丁语。首批

捷克文学语古文献自 13 世纪末叶传承至今，由于该语言

在 14 世纪的迅猛发展，捷克语成了其他西斯拉夫语的标

准。波兰语、斯洛伐克语和塞尔维亚卢日支语古文献分

别产生自 14，15 和 16 世纪。西斯拉夫标准语的文字系统

以拉丁字母为基础。拉贝河沿岸语于 18 世纪末消亡，一

直没有文字; 一些用德语文字形式书写的拉贝河沿岸语

文本形成于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。
( 译者: 李侠; 审校: 张家骅 许高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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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enéza slovenčiny［M］． Brat．，1974．

Lamprecht A．，K vvoji západoslovanského samohláskovéh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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